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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沉潜灵通的学界达人；他通过卓越的译介会通让外国文学经典在中国大地

得以重生，通过敏锐的“学”“问”兴致让外国文学经典在中国大地得以扎根。吴

笛懵懂间超越大时代的“荒谬”，拜大师聚胆识跃然而成一家，通晓英俄双

语、据守诗歌小说，旋为译界俊杰。更可贵的是，他能读书识理且与时俱进、经

世致用且勇立潮头，他熟谙最近 40 多年中国翻译文学的出版市场，更是“拿

得出手”“走得进去”的跨文化沟通的亲善大使。吴笛不但能将外来先进及

时介绍给国人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同时以自己的学术形象向国际社会展现中

国的进步和中国学人的思考，是有效践行文明互鉴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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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通晓中西文学的人文学者，吴笛既是才思敏捷的译界才子，又是沉

潜灵通的学界达人；他通过卓越的译介会通让外国文学经典在中国大地得以

重生，通过敏锐的“学”“问”兴致让外国文学经典在中国大地得以扎根。吴

笛懵懂间超越了特殊的“荒谬”时代，拜大师聚胆识跃然而成一家，他通晓

英俄双语、据守诗歌小说，旋为译界俊杰。更可贵的是，他能读书识理且与

时俱进、经世致用且勇立潮头，他熟谙最近40多年中国翻译文学的出版市场，是

中国大陆最早一批熟练使用电脑软件，运用互联网资源的学者，也是最早一

批全身体验中国经济成长的人文学者，更是最早一批“拿得出手”“走得进去”的

跨文化沟通的亲善大使，以时代先进践行中西文明互鉴。可以说，吴笛是当

今中国学界少见的、全能的“六边形战士”，更是能吸引、培养学科发展人

才的卓越领袖。吴笛的人文学术工作，不但能将外来先进及时介绍给国人助

力中国式现代化，同时以自己的学术形象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的进步和中国

学人的思考，有形有效地践行新时代的中外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

一、掌握源语一手材料与译界名家铸双语名译

吴笛的人文学术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从掌握源语文学的第一手材料出发，将

外国文学作品翻译与研究紧密结合并拓展开掘。熟悉吴笛的人都知道，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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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能够同时翻译英、俄两种语言的外国文学作品，而且他的汉译作品往往有

令原作焕发新生的功力。吴笛的早期译作《最后的炮轰》（1983 年翻译出

版）便是最好的例证。苏联当代作家尤里·邦达列夫（Ю́рий Бо́ндарев/Yuri 
Bondalev）的名作《最后的炮轰》（The Last Bombardment）发表于 20 世纪

50 年代，是以小说家在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期间的真实经历为模板写就，被称

作“战壕真实派”的代表作，曾在苏联文学界引起争论，对以后苏联文学的

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研究苏联文学绕不开的一部作品。我国迟迟没有

将之翻译过来，是受到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交恶的国际政治影响。到 70
年代末，受“文化大革命”影响一度终止的外国文学翻译事业开始复苏，人

们强烈渴望通过外国文学作品重新认识世界，中文译本《最后的炮轰》在众

人的期待声中诞生，1983 年一经出版便收获了大批读者，80 年代的很多中国

人是噙着泪读完它的。吴笛的译本用生动的语言、贴切的表述，为读者勾勒

出一位血肉丰满的诺维科夫连长，并让他引领读者一起历经残酷的战争，体

味生命个体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的心路历程。作为最细心的读者和译者，吴

笛认为这部作品具备 50 年代中期以后苏联文学的一些突出特点：以白描的手

法呈现战争的恐怖和残酷、表现英雄行为、描绘一个活生生的普通人的心灵

真实，重点突出人道主义、描写人性美、宣传尊重人的生命。由此可见，译

介这样一部时代经典对我们研究苏联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作品的主题及其反映

出的社会意识形态大有裨益。

当有人问起吴笛选择翻译文本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和讲究时，他坦言：

一个是兴趣，二是这个作家的重要性。如果说苏联作家邦达列夫的小说《最

后的炮轰》符合他选择的第二要义，那么英国文豪狄更斯的最后一部小说《艾

德温·德鲁德之谜》（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就正好契合了他的第一条

要求。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作家狄更斯，其长篇小说《艾德温·德鲁德

之谜》被西方世界誉为“文学史中的不见天日之书、西方犯罪心理描写的先

声”（吴笛，“《狄更斯全集》等后记三篇” 185），1870 年开始创作并分

卷发表，一问世便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同年 6 月，狄更斯患脑溢血离世；随

着大师的逝去，小说的结局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谜团。狄更斯去世后的许多年

里，各种零散的新证据都没有办法证明他对《艾德温·德鲁德之谜》的意图。一百

多年来，西方文坛围绕这部小说出版的续作、揭秘、研究不胜枚举。此书虽

在国外备受青睐，国内读者却并鲜有耳闻。作为这部小说在中国的首位译者，吴

笛认为《艾德温·德鲁德之谜》“东冷西热”的根源在于“狄更斯在中国长

期被视作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广大读者只知其一，而《艾德温·德鲁德之谜》

明显带有早期侦探文学的特色和某些类型小说的特点，国内主流文学观念长

期对这样的作品缺乏关注，这也造成了我们对这部作品的忽略”（“《狄更

斯全集》等后记三篇” 186）。他同时指出，狄更斯“在真实与梦境的结合，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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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的巧妙运用，人物性格的刻画，尤其是双重性格的刻画，对后世，特别是

对瑞典的斯特林堡和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较深的影响”（“《狄更斯全集》

等后记三篇” 186）。此小说的中文译作出版后，在读者群中引起不小的震动，甚

至有读者给吴笛写信，询问译者对于小说结局的意见。

2012 年，正值狄更斯诞辰 200 周年，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狄更

斯全集》，将吴笛的《艾德温·德鲁德之谜》中文译作收入其中，并当成“国

礼”被时任国家领导人李长春先生馈赠给英国政府、大英图书馆和牛津大学。如

今回忆起翻译这本书时的情形，吴笛的激动、兴奋之情难掩。开始着手翻译《艾

德温·德鲁德之谜》的时候，他刚刚在安徽师大执教不久，每天如学生一样，拿

着饭盒去食堂打饭，去食堂一路上都在思考如何翻译，有时想到了，饭也不

在食堂吃，匆匆赶回宿舍，要先把路上想到的译出来，再开始吃饭。他自觉

当时译得很认真，而且进入状态以后，大脑也比较好使。如果想不出好的表

述，会去书店里找相关的书来看，还看多义词词典和有助于提高文学表达能

力的书。这本译作 2012 年再版时，编辑让吴笛校对一遍，结果连一个“的”字

都没法改出来。1 这足以说明译者当年是如何的才思敏捷、认真仔细。

如果说 19 岁那年就读外语系是吴笛与外国文学缔结缘分的开端，那么杭

州大学世界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则是他与外国文学缔结终生盟约

的证明。读研之后的吴笛，没有了教学的羁绊，全身心地专注于他所钟爱的

翻译事业，一边勤奋苦读一边笔耕不辍。正是读研的这段时间，他陆续翻译

了英、美、俄等国多位诗人的诗作。

其后，吴笛相继翻译了英国作家哈代（Thomas Hardy）、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以及俄罗斯大诗人

帕斯捷尔纳克（Борис Леонидович Пастернак）的诗歌作品，出版了《劳伦斯

诗选》（漓江出版社 1988 年）、《含泪的圆舞曲——帕斯捷尔纳克诗选》（浙

江文艺出版社，1988 年）、《野天鹅——20 世纪外国抒情诗 100 首》（黑龙

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外国现代女诗人诗选》（漓江出版社，1990年）、《泰

戈尔散文诗选》（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 年）、《梦幻时刻——哈代抒情诗选》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 年）、《雪莱抒情小诗》（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年）、《雪莱抒情诗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 年）、《夏洛蒂·勃朗

特诗全集（下）》（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二次诞生》（上海人

民出版社，2013年）、《灵船》（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时光的笑柄——

哈代抒情诗选》（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 年）、《黑夜的天使——20 世纪欧

美抒情诗选》（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 年）等诗歌译作，并译有《反死亡联盟》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 年）、《苔丝》（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 年）、《对

另一种存在的烦恼：俄罗斯白银时代短篇小说选》（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
年）、《街上的面具》（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 年）、《白夜：陀思妥耶夫

1　 参见 吴笛，“《狄更斯全集》等后记三篇”，《中文学术前沿》1（2012）：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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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基中短篇小说选》（敦煌文艺出版社，2014 年）、《红字》（西安交通大

学出版社，2015 年）、《愿望的实现》（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 年）等多部

长篇和中篇小说。

同样，作为“名家名译”的一份子，英国作家、诗人哈代的代表小说《苔

丝》（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1981）的吴笛汉译本备受推崇。有读者曾这样

评价：“哈代小说《德伯家的苔丝》，诸多中译本中，我认为吴笛翻译得既优

美且忠实，毫无翻译小说或多或少的硬涩感。当你对原著某一段落句子只能意

会而不能言传时，参看吴的译本时，将会被译文那精准达意又富艺术感染的演

绎叫绝”（哈代 附录1）。

《含泪的圆舞曲》诞生于中俄文化交流尚不通畅以及国内没有帕斯捷

尔纳克中文译本的前提下，辗转得来的两卷集俄文本《帕斯捷尔纳克诗集》

（Коллекция поэзии Пастернака）对于译者来说珍贵异常。出版后，受到学

界和读书界的广泛好评。诗人桑克在报刊上发文：“《含泪的圆舞曲》的译

者是力冈和吴笛，我享受恩惠十四年了，在这行字里我向你们鞠躬”（第6
版）。能得到诗歌创作界如此评价，是对译者最高的褒奖。这本诗集在2014
年再版之后，为了保持译诗风格的统一，没有收入力冈先生的译诗。在保留

原诗集中数首吴笛的译诗基础上，重新选译了帕斯捷尔纳克部分小说中的诗

篇和部分早期诗作，在选译时，尽量避免与力冈先生前一个版本中所译的篇

目重复，所以，再版的诗集以《第二次诞生》命名，一方面交代了译诗集的

来龙去脉，另外一方面，也寄予了译者对新译本的期望。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吴笛坦言他的大部分译作都是在 35岁之前完成的。35
岁之后，尤其是担任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和博士生导师

之后，由于教学、科研繁忙，他不得不暂时放下自己热爱的这项工作。作为

一名才华横溢、技艺超群的翻译家，吴笛凭着扎实的英语、俄语功底和卓越

的汉语言文学表达能力，经过长期勤勤恳恳的翻译实践的历练，光芒四射地

闪耀在我国外国文学翻译领域。

二、文学翻译的中外交流与翻译文学的文化重生

除了大量的翻译实践工作，吴笛对于翻译在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中

的历史使命也有深入的思考。他认为，翻译是应对语言的隔阂而产生的。外

国文学经典的生成与传播，离不开翻译的作用。外国文学经典得以代代流传，与

文学作品的翻译活动和翻译实践是密不可分的。文学经典正是从不断的翻译

过程中获得再生、获得流传。同时，文学翻译是世界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之

间进行文化交流、情感沟通和思想会通的重要途径。文学经典的产生和发展，不

仅体现了外国文学与本民族文学的融合，而且与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具有紧

密的关联。正是有了广泛而深入的文学翻译活动，世界性范围的文学、世界

性水平的文学才得以产生，一部世界文学史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部翻译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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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和文化交流史。所以，翻译承担的使命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传承的使命。1

吴笛认为，翻译是应对语言的隔阂而产生的。根据神话传说，人类最初

的语言是一致的，但是上帝害怕人类因语言一致而导致思想一致，从而联合

起来对付他，因此便将人类的语言变乱，使人类不能共享信息 2，而翻译让人

类共享信息的行为，使受到时空限定的文学作品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因此，外

国文学经典得以代代流传，与文学作品的翻译活动和翻译实践是密不可分

的。可以说，没有文学翻译，就不可能存在外国文学经典。文学经典正是从

不断的翻译过程中获得再生，获得流传。譬如，古代罗马文学就是从翻译开

始的，正是有了对古希腊文学的翻译，古罗马文学才有了对古代希腊文学的

承袭。同样，古希腊文学经典通过拉丁语的翻译，获得新的生命，以新的形式，渗

透在其他文学经典中，并得以流传下来。至于古罗马文学，如果没有后来其

他语种的不断翻译，也就必然随着拉丁语成为死的语言而失去自己的生命。因

此，要正确认识文学翻译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重新认知和感悟文学翻译的

特定性质和基本定义。文学翻译既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作为一门艺

术，译者充当着作家的角色，因为他需要用同样的形式、同样的语言来表现

原文的内容和信息。文学翻译不是机械的语言转换，而是需要译者根据原作

的内含，通过富有才情的创造性劳动，用另一种语言再现原作的精神和风采。3

特别可贵的是，吴笛擅长翻译却没有停留于翻译，他的译介工作指向

了更长远的文学新生和能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助力的文明互鉴，因此，早在

20 多年前，吴笛便能够辩证看待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的关系。他认为，文学

翻译承载的重要历史使命是建构翻译文学，翻译文学是文学翻译的目的和使

命。尽管吴笛特别重视外国文学研究中的翻译实践和外文文献，但是，他认

为文学翻译的着眼点是文本，即原文向译文的转换，强调的是准确性。文学

翻译也是媒介学范畴上的概念，是世界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之间进行交流和

沟通思想感情的重要途径、重要媒介。翻译文学的着眼点则是读者对象和翻

译结果，即翻译的文本在译入国的意义和价值，强调的是接受与影响。与文

学翻译相比较，翻译文学不只是词语位置的调换，而是研究视角的变更；它

能使“外国文学”不再是“外国的文学”，而是本国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它能将外国文学从文学翻译研究的词语对应中解救出来，从而审视并系统反

思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中的精神基因、生命体验和文化传承。因此，翻

译文学是文学翻译的目的和使命，属于“世界文学 - 民族文学”这一范畴的

概念，是民族文化建设的有机整体，将所翻译的文学作品看成是我国民族文

1　参见 吴笛：“翻译在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中的历史使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
年 9 月 10 日，第 5 版。

2　参见 《圣经旧约》“创世纪”。

3　参见 吴笛：“翻译在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中的历史使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
年 9 月 10 日，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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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 譬如，就莎士比亚戏剧的中文翻译而言，与英文教

授梁实秋的汉译本相比，朱生豪译本的典范性在于其以中文为主体、中文的

典雅优美和文学性压倒了英文对译中的“信”与“达”。因此，作为翻译文学，朱

生豪译本成为首屈一指的经典。

回望整个 20 世纪，面对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其后的“核恐怖”威胁、消费

主义日盛的社会现状，人们对诗甚至对文学的命运感到了困惑。在这样一个

总体上缺少诗意的“散文时代”，笔者认为，诗歌仍然以自己特别的视觉造

型、“事件化存在”点缀生活、说明生活、探索生活和赋能生活，世界诗坛

与文坛正以多思潮、多视觉、多元化的趋势发展着凝结人类语言和思想精髓

的诗歌艺术与文学艺术。起起伏伏的文学、潮起潮落的诗歌，经历了新时期

文学十余年的高峰期，当今中国的诗坛与文坛正处在蛰伏期和沉潜期，就像

世界诗坛与文坛为了适应新的时代发展，人们借助学术性的诗歌研究和文学

研究进行着很多富有成效的探索并积蓄着文学力量。正是有了吴笛这样一批

译者和学人的坚守，才使中外文学、中外诗歌得以跨境流传，才给了日益“小

众”的文学艺术存续并成长的空间，也间接守护了人类“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

三、文明互鉴的跨学科视野与世界文学的全球意识

毫无疑问，吴笛特别擅长基于翻译实践的外国文学研究。对英俄双语的

精熟和几十部外国文学经典的翻译实践积累，使吴笛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和

阅读心得，这使他的欧美诗歌与文学、俄罗斯诗歌与文学的研究工作游刃有

余。吴笛的学术研究硕果累累，不仅出版有专著《哈代研究》《哈代新论》

《英国玄学派诗歌研究》《比较视野中的欧美诗歌》《浙江翻译文学史》《浙

籍作家翻译艺术研究》《外国名诗欣赏》《外国文学经典散论》《俄罗斯小

说发展史》《古罗斯与近代诗歌发展史》等，还有《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

播研究》（8 卷集 /主编）、《新世纪中西文学论丛》（5 卷集 /主编）、《外

国文学前沿问题研究》《外国文学作品与史料选》《外国名诗鉴赏辞典·古代卷》

《夏衍全集·译著卷》（3 卷集 /合作主编）、《多维视野中的百部经典》《经

典传播与文化传承》等大量学术编著，以及《普希金全集》（10 卷集 / 合作

主编）、《想经典丛书》（18 卷集 /主编）、《世界中篇小说名著精品》（10
卷集 / 主编）等多种外国文学作品集。进入新世纪，他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重点项目、后期资助重点项目、一般项目以及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近 10 项，并主持省部级重大和重点项目多项，还获得国

家出版基金项目多项。

仔细盘点吴笛的人文学术研究成果，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主要集中

在三大领域：一是单独的作家作品研究，譬如持续几十年的哈代研究，代表

1　参见 吴笛：“翻译在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中的历史使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
年 9 月 10 日，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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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成果是学术专著《哈代研究》《哈代新论》及其相关论文；二是文学流派 -

家族与国别文学、文学文体研究，譬如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俄罗斯小说

发展史”、后期资助重点项目“俄罗斯古代诗歌发展史”、一般项目“英国

玄学派诗歌研究”以及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浙江翻译文学史”“浙籍作家

翻译艺术研究”等，代表性成果是同名学术专著及其相关论文；三是外国文

学经典的综合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譬如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兼国家出

版基金项目“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等，代表性成果是同名的八卷

本学术系列专著及其大量相关论文。

仔细分析吴笛的人文学术研究成果，他们具有三大特点：一是擅长填补

空白，譬如他的新出版等专著《古罗斯与近代俄国诗歌发展史》、1994 年出

版的专著《哈代研究》、2009 年出版的《浙籍作家翻译艺术研究》以及哈代、劳

伦斯、夏洛蒂·勃朗特、帕斯捷尔纳克等小说家的诗作研究、戏剧家夏衍的

译著等这些少人注意的领域，在中国发表与出版的当时属于地地道道的填补

空白，至今仍是前贤奠基之作。二是能够与时俱进，譬如从 1994 年的《哈代

研究》到 2009 年的《哈代新论》以及相关译介、研究论文，体现的是吴笛对

于英国作家、诗人哈代持续 40 多年的深沉热爱、追踪思考和研究拓展。三是

自觉融通世界，吴笛自觉秉承经典传播与文化传承之心，对内对外广结文学

良缘，切实推动国家人文思想库建设，并不计利害地适时当面表明态度，化

解中美分歧、减缓文明冲突。

除了涉猎广泛、数量巨大的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更能可贵的是，吴笛

在其近 50 年的人文学术研究过程中，或一以贯之或与时俱进地贯彻了两大理

念：

一是既重视基于翻译实践的外国文学研究又重视外国文学研究的跨学科

方法。随着外国文学传播的深入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吴笛从译者和研究

者的角度强调文学研究的跨学科视野，以及多语种翻译实践对于外国文学研

究的意义。他认为，文学翻译实践是感悟文学经典魅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把

握文学经典精髓、激发文学研究创新思维的理想途径。如今，学术研究的跨

学科视野已经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方面面，探究各个学科之间的关

联以及共同的规律和价值取向，无疑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捕捉热点问题以及

选择恰当的研究方法的重要内涵。而外国文学研究，一直是体现跨学科视野

的重要领域。早在 13 年前，吴笛就提出：“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应从原有的文

本研究转向文本生成渊源考证与生成要素的研究；应从文学翻译研究转向翻

译文学研究；应从纸质文本的单一媒介流传转向音乐美术、影视动漫、网络

电子的复合型的跨媒体流传；更应从‘外向型’研究转向关注中外文化交流

和民族文化身份建构与民族形象重塑”（“翻译在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

中的历史使命” 5）。当前，学界熟知的文学跨学科批评就有文学伦理学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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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1、生态批评、法律批评、经济学批评等跨学科研究方向。

在当代中国，社会历史批评作为文学批评的主线，经历了政治学批评、经

济学批评和身体美学批评三个阶段，并相应凝聚为三种批评范式。经济话语

规模化进入文学批评场域，与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的召唤、文学及其批

评现场经济要素的参与、市场经济规则的体制化运作等密不可分。文学经济

学批评的动态生成，主要受制于三大机制：一是客体的经济生活是实现文学

经济学批评的前提条件，二是创作与消费双重主体是达成文学经济学批评的

内在动因，三是文学传播中的媒介因素成为文学经济学批评的运行中介。辩

证地看，文学经济学批评既有积极的方法论价值，但也存在自身局限。2 吴笛

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以及基于经济活动的全球化进程，文学

与经济的关联越发紧密，使得“文学经济批评”成为可能。文学经典的经济

批评研究范围极为宽广，而且具有多方面的功能，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

理解作家的创作思想以及文学经典的艺术魅力，探讨文学作品除了审美价值

之外所具有的文献价值和认知功能，更能服务于“共同富裕”等国家战略决策。3

二是注重文学研究的世界文学意识和全球视野。吴笛认为，外国文学研究

中的前沿性与跨学科学术问题涉及诸多方面，随着时间的更替和学术语境的发

展而不断变化和更新。4 然而，作为外国文学学科研究的中国学者，为建构自

己的学术家园，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前沿问题，世界文学意识是必须尊崇和巩固

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根基。有了世界文学意识，才能更好地理解民族文学与世界

文学之间的关系。只有充分理解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辩证关系，才能清晰地

理解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和文明互鉴。其中，国别文学之间的互文关系尤

为典型，在研读外国各语种文学经典的时候，关注这种互文关系，不仅可以整

体把握文学经典的精髓，而且能够深入认知文学经典的生成。其实，这种文学

研究中自觉性的世界文学意识，正是当下人们耳熟能详的文明互鉴行为，也是

已经进入世界舞台中心并继续扩大开放的中国提倡和遵循的根本原则。

其实，强调世界文学整体，也就是强调文学研究的全球意识和国际视野，因

此，研究方法必然发生相应的变更。世界文学意识促使文学研究方法发生变

更的，不仅体现在文学内部的影响研究等方面，而且更多地体现在跨学科研

究、跨媒介批评、后人类主义理论在内的多种批评理论。另一方面，随着世

界文学格局的形成，以整体联系的视角进行文学批评，不但能拓展我们的视

野、扩充我们的知识结构，并且使外国文学研究与我国本土文化意识的建构

发生关联。同时，跨学科的知识背景，能够将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如语言学、历

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甚至各种自然科学相结合，更新研究方法和理论视

1　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 页。

2　参见 龚举善：“文学经济学作为批评范式的可能性”，《中外文论》2（2016）：20-33。
3　参见 吴笛：“文学经济批评的可行性”，《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 年 8 月 26 日，第 6 版。

4　参见 吴笛：“绪论”，《外国文学前沿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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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学术环境和时代变迁，使文学的探索和研究更加具有

科学性。可以说，外国文学研究的全球意识和国际视野在全球化的推动下，正

朝着更加开放、多元和批判性的方向发展。这不仅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

论和方法，也为全球文化的交流和理解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人们常习惯性地认为，人文学术之路只有青灯黄卷和冷板凳。不可否认，这

种生命状态可能是不少学者的真实写照；也不可否认，还有一种学者生涯如

吴笛者。时势造英雄，“大转型”造就了一批当代英雄，他们的崛起也一定

推动时代车轮滚滚向前，形成了传说中的“英雄造时势”，进而“时势”与“英

雄”形成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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